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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最美的蘑菇最危险 
泪水和汗水没有什么差别，我摘下鸭嘴帽在脸上擦了两下，就把刚才的脆弱全部掩饰了。

然后，我按捺心中的激动，站在树荫下等他们到来。 

最先跑到我面前的是班头，她头上也有一顶鸭嘴帽，背着背包，样子极像野战军。她一

边靠近一边说：“嫌我们累赘，是不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跟着我，你们会很危险的。”我指指高高的山坡。 

“不跟着你，可能更危险。万一那个黄毛小伙子寻机报复，我们岂不更惨？你一下车，

他们俩二话没说，就跟了下来，我只好也下车，总不能脱离群众嘛。” 

说话间，他们俩就到了面前。马晓强一手提着密码箱，一手拿着一本《读者》挡头顶的

太阳。赵莉倒想得周到，撑着一把防紫外线的太阳伞，只是脚上的高跟凉鞋不太爽，走两步

歪一下。 

班头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来，把手伸出来。”说着，她把手伸到我面

前，我把手搭到她手背上，然后是马晓强，最后是赵莉。我们一起喊了一声“加油”，就像

中国女排上场之前的架势。 

其实我对这一套不太感冒，主要是不想扫班头的面子。收回手，我就准备往前走，班头

却喊住我说：“喂喂，这里凉爽，我们来开个小会吧。” 

马晓强和赵莉一听，马上就凑拢过去，估计他们几个以前经常这样开会。我极不情愿地

转回来，想听他们到底能说些什么，谁知班头却说：“李凯歌，从现在开始，一切听你指挥，

你先布置任务吧。” 

不仅我吃了一惊，另外两个也张着嘴巴望着班头。赵莉说：“这合适吗？你是班头呢。” 

“对呀，组织关系也不能说变就变。”马晓强把箱子放在脚边，一手叉腰，一手用杂志

扇风，很有一股革命干部的风度。 

“哪跟哪呀？”班头笑了起来，“前面是原始森林，不是咱们校园，如果大家还认我这

个头，我现在就任命李凯歌为头，谁有意见可以举手。” 

没有人举手，班头盯着我，是一种彻底的信任和鼓励。我浑身一震，决定把以前的隔阂

先放一边，很严肃地说：“那好，大家听我的，这次行动决非儿戏，说有生命危险，毫不夸

张。所以，我先给大家一个机会，不去的可以到公路上拦车。” 

马晓强和赵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都把目光投到班头身上。班头往我这边站了一步，

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跟他跟定了。” 

于是，他们俩也表态：“加油都喊过了，谁还好意思走呀？那不是逃兵吗？” 

“好，大家记住，这边是东，我们是至东向西翻越山岭，学委，你走最前面，我走最后

面，两个女生走中间，不要隔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远。”我要把大家组成一支真正的野战

军。 

马晓强一听就叫了起来：“不行不行，我方向感极差，逛街的时候经常认不清东南西北，

这活我干不了，要不，我走最后吧。” 

“不行！”我没给他面子，“走最后危险性最大，而且还要负责全队的安全。你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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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指南针，以你的聪明才智，迷不了方向。”说着，我把指南针递给了他。 

赵莉一把抢过去翻看了一遍，不屑地说：“就这破玩意，我上幼儿园就玩过，简单得要

命。”说着，又塞到马晓强手里。 

“别闹，听指挥官的。”班头止住赵莉。 

赵莉撅着嘴，眼睛直往天上看。 

“学委，你这箱子得改装一下。”我放下背包，从里面掏出一段绳索，把箱子打成背包，

“双手必须腾出来，这不是逛街，要应付许多突发事件。” 

马晓强好奇地看着我把他的箱子捆成了一个能背的背包，我往他身上一背，正好合适。

班头在一边喝彩，赵莉却还在看天。 

我真为她的脚担心，就说：“劳委，如果你肯信我，我可以帮你把高跟鞋变成平跟鞋。” 

她一听就跳了起来：“岂有此理，我这是放假前刚买的，法国名牌黛安娜，你识不识货

啊？” 

她的声音就算在这空山脚下，也刺得耳朵疼，我连忙举手投降，背起背包，说：“俺们

老土没见过世面，就当我没说，好，出发！” 

班头捂着嘴偷着乐，看来她对这次行动一点都不紧张。 

我们四人一字排开，马晓强开路，我断后，向着神秘的西亚杜进发。刚上山的时候，还

隐隐约约有些小路，走起来十分方便。小路两边树高草深，树上有些不知名的小鸟叽叽喳喳

地叫着，非常悦耳，草丛里到处是鲜艳夺目的野花，还有熟透了的野果。 

赵莉一路上摇摇晃晃大呼小叫，反复地使用着那些有限的感叹词，不知是为脚下的不平，

还是为眼前的美景。班头也兴奋得指指点点拍手雀跃，背包在她背上仿佛失去了重量，她还

不时回头对我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小时候我跟奶奶上山，见到的就是这种情形。” 

只有马晓强顾不上一路的好景色，不停地盯着手中的指南针，走走停停，望望天又望望

地，生怕落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下场。 

没走出多远，两个女生的心就彻底野掉了，她们不再按规矩走路，而是离开小路，跑到

草丛中争相采摘野花。可是，野花实在太多，她们哪里采得完，就算她们跑断腿也只能是顾

此失彼。赵莉都快疯掉了，她索性趴到草地上，拼命地喊：“我不走了，我要在这里过一辈

子！” 

景色确实迷人，但我不敢放松警惕，她们越是疯闹，我就越紧张，我总在不断地提醒自

己：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后来果然差点出事，赵莉采花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只很大的花

斑蘑菇，就大叫起来：“哇噻！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蘑菇耶！”然后就要往前伸手。 

我听老爸说过，山里的蘑菇越漂亮越危险，于是，我猛冲上去，拉住她的裙带，大喊：

“回来！” 

赵莉被拉了个四脚朝天，爬起来冲我大叫：“你神经病呀！拉女生的裙带，这是耍流氓！” 

我没给她多解释，一把将她拨到身后，抽出军刀猛地挑开那只蘑菇。天！我自己也吓了

一跳，一条一尺长的蜈蚣被惊动了，朝远处逃去，一眨眼就消失在草丛中。 

“妈呀！”赵莉惨叫一声，死死抱住我的胳膊不放，浑身筛糠似地抖动着。 

班头也看到了那只蜈蚣，没有叫妈，但手里的一束野花吓得满天飞舞，三步两步跑到我

身后，仿佛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见赵莉害怕的样子比以前凶巴巴的样子可爱多了，就故意逗她，冲班头说：“班头，

你说这女生抱着男生的胳膊，算不算耍流氓？” 

班头还沉浸在恐惧之中，听我问话，一愣，反问：“流氓？流氓是什么意思？”完全是

一副弱智的表情。 

赵莉身体发抖，声音却很快恢复了正常，冲我喊：“流氓就流氓，反正我不松手，你带

着我走，你手里有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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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马晓强一直全神贯注地辨别方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我们吵成一团，就转回

来问怎么回事。班头用手比划着说：“蜈蚣，这么长！”那长度起码已经夸张了一倍，快成一

条蛇了。 

都等着看马晓强的惊慌，谁知他不紧不慢地扶了一下眼镜，不屑地说：“蜈蚣嘛，我知

道，多足爬行类，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前铗可以释放毒液，只要不被咬着，就没事

的。” 

经他这一分析，大家的神经果然没那么紧张了，赵莉慢慢放开我的胳膊，腾出手去夸马

晓强：“没想到你还真有学问呢。” 

我也从心里佩服他，能把书上记载的内容背得一清二楚。这点我做不到，所以我只能为

大家做点实事。我用军刀砍了几棵小树，将它们削成一端带尖的棍子，给他们每人一根，作

为防身的武器。然后，我们继续上路。 

两位女生再也不敢沾花惹草了，跟在马晓强身后，小心翼翼地用棍子探路，棍子在草丛

里猛搅活，嘴里还不停地喊“去！去”，仿佛每一步都遇到了蜈蚣。 

走着走着，班头突然叫了起来：“血！” 

大家都跑过来看，赵莉吓得腿一软，差点儿坐地上，等站稳了，也跑了过来。原来是班

头抓棍子的手渗出了血。马晓强连忙拉过她的手想做什么，她却大叫一声“痛死我了”，然

后拼命将手缩了回去。马晓强愣在那里，朝我投来求援的目光。 

我要她把手伸出来，她抱在怀里直摇头，仿佛谁要抢她的宝贝。我激她：“那你就抱着

吧，疼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咱们走！” 

这一招果然管用，她连忙喊住我：“救我呀！别丢下我不管！” 

我再把手伸出去，她就把手给了我。我仔细一看，是茅草划了条口子，抓棍子一用劲，

血就渗出来了。我把她的伤口凑到嘴边猛吸了几口，吸得她乱喊乱叫。 

赵莉在我背上打了一拳，喊：“你不要趁机占别人便宜！你快松口！” 

马晓强也很激动，举着棍子随时准备打我的脑袋。 

我把一口血吐到地上，说：“拜托你们冷静点，好不好？野外的东西都有毒，不吸出来

才要命呢。” 

班头一听说要命，连忙说：“我没怪你，你再吸吧。”那口气仿佛她够宽宏大量。 

我没再吸，放下背包，取出一张创可贴给她贴上，说：“没什么大问题，记住，路边的

野花不要采。” 

后来，赵莉有点草木皆兵，走到一棵松树下的时候，一个松果打在她肩上，她惊得高呼

救命。等看清是一个松果在脚下躺着时，她就一把抓起来，狠狠地盯着它，仿佛要一口吞下

去。没走几步，又喊救命。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赵莉左一声救命右一声救命，

可把班头给害苦了，每次班头都会随着喊声吓得跳起来。等弄明白真相之后，她就声讨赵莉

是个恐怖分子，专门制造恐怖气氛。 

一路上连喊带叫，天气又热得让人服气，大家的水早就喝光了，我就取出一瓶纯净水，

赵莉一把抢过去，拧开盖就喝。我一看，包里只剩下一瓶了，就连忙喊：“慢慢慢，每人喝

一点。” 

赵莉显然没过瘾，指着我的包说：“小气鬼，你那里不是还有吗？”说着，又要喝。 

我一把抢过来，说：“只剩一瓶了，路才刚刚开始。” 

我把瓶子递给班头，她看了看，瞄准三分之一处喝得很标准。轮到马晓强的时候，他用

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说：“这样恐怕不卫生吧？” 

我就先喝了一半，然后把瓶子递给他，说：“好，等你觉得卫生的时候再喝吧。” 

他接过瓶子继续带路，太阳还是那么烈，他望了望天，一仰脖，瓶子就见了底。我们都

笑了，他把空瓶子往天上一扔，意犹未尽地说：“最后的人总是喝得最少，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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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莉听出这话是在说她，就要争个高低，班头出面调停：“省着点劲吧，路还远着呢。” 

赵莉不吵了，盯了一眼班头的手指头，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谁会唱？送君送到

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待……”说着，她就先唱了起来。 

大家也都跟着一块唱，这一唱，精神头又上来了，脚下觉得更轻松了。接下来，我们又

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雾里看花》、《心语心愿》、《盛夏的果实》……一首接一首，一律合

唱，会唱的声音大点，不会的跟着哼哼，真有一种一路高歌向天涯的味道。 

不知怎么回事，脑袋短路似的，我突然想起了回力吧的那位女歌手，她也唱过《盛夏的

果实》，我眼前反复出现她唱歌的样子，她开车的样子，她站在麦当劳里微笑的样子……天！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她呢？我现在是在荒山野岭，而她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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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山雨欲来风满楼 
越往前走，草越深，树越高，树荫越来越浓，有细细密密的马尾松，也有叶片很大的橡

树，当然还有矮小一点的野果树，山楂、野桃什么的。脚下荆棘丛生，马晓强穿着短裤，小

腿被划出无数条血痕；赵莉的裙子也破了好几处，她不在意，仍兴致很高地踮着脚走路，舍

不得改装法国的黛安娜。 

不知是唱累了，还是走累了，腿开始发软。我一看手表，天！已经下午两点了，难怪！

我冲前面喊：“肚子饿了的请举手！” 

大家全部立定，举手。于是，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空地坐下。我取出自带的食物，有面

包、火腿、饼干，还有一包四川榨菜。班头红着脸在包里掏了半天，好不容易掏出两块面包。

另外两个就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什么也没带。 

我说：“愣着干什么？一起吃呀！” 

“对，均贫富。”赵莉动作最快，抓到一块面包就咬，边嚼边说，“我量你也不敢独吞，

我属狼，你知道吗？饿极了就吃人。” 

马晓强犹豫着说：“她不讲道理，我这一份先记账，回去以后我付钱。”说着，就开始咬

火腿。 

“慢！”我故意很严肃地说，“班头，你作证，一根火腿一百块哟！” 

班头正埋头吃自己的，太专注，没理我。 

赵莉说：“马晓强，不如你去采些野果来吃，我们也可以搭你的香边吃一点。”说着，嘴

角直掉面包渣子。 

“不卫生，还怕有毒，谁不怕死谁就去吃吧。”马晓强一边狼吞一边说：“好吃，一千块

也得吃，谁让我遇到一个开黑店的！” 

三言两语，食物就完了，又面临着水的问题，就一瓶了。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我问班

头：“估计什么时候能到？” 

“应该不是太远了。”她犹豫了一下，“天黑之前吧。” 

赵莉跳了起来，欢呼：“天黑黑，天快黑吧！” 

我觉得天黑之前能到达，没有水也问题不大，就说：“好，我们把水分了，天黑之前就

得忍住渴了。” 

我准备让马晓强先喝，他摆摆手，说：“Lady first！”这回，他不再怕不卫生了。 

赵莉让班头先喝，说她是伤员，需要特别照顾。大家都很谦让，第一轮喝下来，水还剩

大半瓶，第二轮才喝完。 

我们继续上路，没走多远，天突然黑了下来，乌云一阵阵往下压。“山雨欲来风满面楼”，

这话果然有道理，霎时间，狂风大作，树林哗哗作响，草丛东倒西歪，人也被吹得立足不稳。

赵莉的裙子在风中上下翻飞，再加上脚下的黛安娜，更是没办法站稳，只听她在不停地尖叫，

手里的棍子完全成了拐杖。 

班头拉过我，说：“喂，给她想个办法。” 

我摇摇头，说：“你想让我背着她走？太沉，起码有 180。” 

“小声点，女生最恨别人说这个。”她指了指赵莉，“谁让你背她？你把她的裙子改装一

下。” 

我一看那裙子，已经破得可以了，觉得班头说得的道理，就喊住赵莉，让她站着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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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她的裙子前后撕了个长口，她吓得直躲，嘴里大呼救命。这回没人理她，大家都等着看

好戏。我把裙子分别在她的两条腿上打了个结，就变成了裤子。虽然有点滑稽，但很实用。

班头直夸赵莉要领导时装新潮流。 

马晓强在前面喊：“快走！要下雨啦！” 

话音刚落，哗地一声，雨就泼了下来。大家都跑到一棵大树下躲雨，我也想跟过去，突

然想起老爸说过，下雨的时候，千万不能到大树下面，容易遭雷击。于是，我大声喊：“别

去！别去！”没人听，他们已经站在树下甩头上的雨水了。我冲过去，把他们往雨里赶，谁

也不动。我急得没招，抽出军刀喊：“谁不走我砍谁！”说着，一刀砍在树上。 

就在这时，眼前亮起一道刺眼的闪电，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被劈成两半，火焰蹿出老高，

一股浓烈的焦胡味扑鼻而来。紧接着是一阵滚雷，把大家从树下惊了出来。 

我收好军刀，说：“从现在起，一定要绕开大树。” 

大家继续进发，赵莉撑开那把太阳伞，想和班头共用，可没走出两步，伞就吹翻了。她

倒聪明，把伞迎着风，一下又吹正了。可是反复几次之后，伞布被风卷走了，她望着手中的

光杆，和班头笑作一团。 

雨滴足有黄豆粒那么大，打在脸上有疼痛感，眼睛有点睁不开。马晓强的眼镜被雨水模

糊了，看不清路，我就把自己的鸭嘴帽给他戴，能挡一点眼前的雨。他仍尽职尽责地在前面

带路，对身上的雨水没有怨言。 

脚下泥泞起来，我那双 NIKE 鞋已经没鼻子没眼儿了，行走十分艰难。这时，我不得不

佩服赵莉，她的高跟鞋每走一步，后跟就会插进泥里，她不停地蹲下去，用手帮忙解救，行

走起来简直比蜗牛还慢。一双凉鞋带子全断了，成了拖鞋。有一次，她终于拔不出来了，冲

我喊：“李凯歌，救我呀！” 

我过去让她跳开，故意把鞋子往旁边扳，啪地一声，鞋跟断在里面了。我作出一副抱歉

的样子，把那支可怜的鞋递给她。她眼睛一亮，又把另外一支脱下来递给我，说：“好事做

到底，总不能让我像瘸子一样走路吧，我得保持风度。” 

我二话不说，两手一使劲，另一个跟儿也掉了。她穿在脚上大发感慨：“爽啊！一个新

的潮流又开始了。” 

我以前只知道她是一个大嗓门爱吵架的人，没想到她会这么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我在心

里还真有点佩服她了。 

马晓强更是没说的，办事严谨，还不怕吃苦，有他掌握指南针，我绝对放心。 

老天爷像吃了泻药，雨猛下个不停。低洼处已经积满了水，我们经常要趟着水走。天色

极暗，雨雾又大，五步之外就是一片茫然。我们四人一字排开，挨得很近，一个抓住另一个

的棍子，连成一个整体。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前面有很响的流水声。走近一看，是一条沟壑，

现在涨满了水，水面不宽，但水流很急，看着眼晕。我试探了几次，还没走出几步，水就漫

过大腿，人一不注意就会被子冲走。我撤回来的时候，他们几个已经瘫坐在地上。 

赵莉一边摸着自己的脚，一边说：“算了，我们回去吧，鬼知道前面有没有尽头。” 

班头捶了赵莉一拳，说：“回去，我同意，别在这里说鬼呀神的，怪吓人！” 

我看了马晓强一眼，他推了推眼镜，说：“我觉得现在进退两难，真不该上山来。在家

待着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受活罪呢？” 

“都怪班头，说有个什么特棒的野游计划，我还以为是夏令营那种的呢。”赵莉一批评

人，就来精神。 

班头也觉得委屈，说：“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别抱怨了，我们现在回去吧。” 

我放下背包，说：“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返回，需要四个多

小时。但如果我们趟水过去，也许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

也不是后悔，而是想办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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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没有反对，也没有动静，都累得像团烂泥。我还能支撑，就沿着水流来回跑了几趟，

观察地形，但没有发现窄得足够让我们能跳过去的地方。带着两个女生，硬趟水肯定不是上

策，万一有闪失，就很可能被水冲走。但我没有绝望，老爸说过，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相信

自己能够度过。我相信老爸，因为他经历过比这要艰难十倍的境况。 

我手握着军刀，沿水流跑来跑去，我真希望水流是一条巨蟒，那样至少我可以和它搏斗。

可眼前是一条水，就算我有千钧之力，也无从下手呀！ 

正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我突然眼睛一亮，因为对岸有一棵小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兴奋地跑回去，从包里找出一个铁钩，再解下马晓强箱子上的绳子，把钩子系在绳头。 

大家都满怀希望地问我怎么回事。我没答话，做好准备工作之后，我只简短地说了声“跟

我来”。就朝那棵小树走来。 

我让大家躲开点，然后将铁钩在手中甩了几个圈，一松手，铁钩就朝对岸飞去，正好钩

住小树。我用手使劲拉了拉，够结实，就说：“好了。” 

大家为我精彩的表演鼓掌，鼓着鼓着就没劲了。赵莉说：“你真要把我们当野战军呀？

万一那树断了，嘿嘿，我可是标准的旱鸭子哟。” 

“别怕！”我一边鼓劲，一边背上背包，“你们三个先把绳子这头拉住，我趟过去，然后

我在那边拉住绳子，一个一个过，马晓强最后过，有没有问题？” 

马晓强看了班头一眼，说：“只能这样了。” 

我抓紧绳子一步步往对岸挪，最深的地方水已经快到胸部了，人被冲得脚根本没办法站

稳，全靠手上的劲，才渡过中间最深的位置。上岸之后我觉得有点后怕，连忙向对岸喊：“马

晓强，你带她们回去吧！” 

他们摆手，赵莉性子急，就要下水，我急了，扯着嗓子喊：“谁下水我宰了谁！” 

赵莉果然被吓了回去，冲我骂着什么。我冷静了一下，突然想到一个可靠的办法，就喊：

“用绳子系住腰，要牢！” 

他们按我说的做了，用绳子把赵莉的腰绑住，然后，她往中间走，我往这边拉，到了最

中间，她果然被冲下去几米远，水把人都淹没影了。我以最快的速度用力收绳子，终于让她

浮出水面，渐渐地靠岸。 

上岸的时候，她的两只黛安娜早已经没了踪影，浑身抖得站都站不稳。我知道她肯定吓

没了魂，连忙上前帮她解腰间的绳子。她没让我解，一头扑到我怀里号啕大哭。 

等她最刺耳的哭声过去之后，我就拍拍她的背说：“对岸看得清楚着呢，万一传到校长

耳朵里，嘿嘿，校长可是不能容忍男女生拥抱的哟。” 

她一把推开我，笑着捶了我一拳，就像团烂泥瘫到地上。我只好跪在地上帮她解绳子。

她笑了，我就放心了，尽管脸上的泪水和雨水一样多。 

我把绳头扔到对岸，马晓强接住，帮班头绑住腰。赵莉连忙站起来和我一起拉绳子，班

头过得有惊无险，虽然也被水冲下去一两米，但她会水，不慌，头始终没被淹没。 

马晓强当然要比女生强，一手举着箱子，一手抓紧绳子，我们三人一起使劲，他脚步有

点跟不上，最后是连滚带爬地上岸。他嘴里嘀咕着：“倒是慢点呀，我喜欢水，还没过瘾呢。” 

赵莉已经恢复了精神，说：“过你个头的瘾，跳下去试试！” 

班头说：“大家别吵了，我要和每个人拥抱一下。” 

大家都很郑重地拥抱着，庆幸闯过了这道鬼门关。那时，我们已经变成了水鬼，浑身上

下没有一处不在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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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悬崖边死里逃生 
大家修整了一下心情，我准备去把绳钩从树上取下来。我一边把绳子入手里挽，一边向

小树靠近，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我看见那个铁钩实际上并没有钩住小树，

而是钩在一条大蛇的身上，蛇身和小树差不多粗，钩子正好在它的腰部，它的其余部分紧紧

的缠绕着树杆，把钩子压在树杆上，就不会脱钩。 

天！是它救了我们！我不敢把这事告诉大家，怕吓坏他们。但我也不敢轻易靠近，只是

远远地抖动着绳索，以便钩子能脱下来。我古怪的举动引起了班头的注意，她向我这边走来，

我想阻止她，已经来不及了。在离我仅一步之遥的时候，她突然尖叫起来：“蛇！蛇！”边叫

边退，一屁股坐到泥地里，还在一边叫一边退。 

她这一叫，惊动了大家。赵莉捂着耳朵想跑，又不知往哪里安全，只好原地打转，又蹦

又叫，仿佛蛇就在她脚下。马晓强正在整理东西，被她们一叫，手里的东西全部掉到地上。

不过，他毕竟是个男人，没有叫，而是试探着向我这边靠近，想看个究竟。 

不知道是我抖动绳索起到了作用，还是她们的尖叫惊动了蛇，那蛇开始蠕动了，钩子从

它身上掉了下来。我慢慢收到钩子，站着没动，看着蛇顺着岸边向远处爬去。它的身体足有

两多长，是我在水族馆从没见过的。 

我回头看一眼，马晓强就站在我身边，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惊慌，不过他还是强作镇定地

对两个女生说：“没事了，没事了。”说着，就向她们跑过去。 

女生总算停止叫喊了，为了让她们彻底放心，我故作若无其事吹着口哨向他们走来。可

是，我还没走几步，马晓强又叫了起来：“指南针，我的指南针！”边喊边顺着一条流水的小

沟往前追。 

我紧跑两步，看见指南针果然顺着沟漂流着，但我突然发现小沟流到前面就不见了。不

好！我预感不妙，前面很可能就是悬崖，起码也是个高坎。我想叫住马晓强，可雨声太大，

他又过于专注，根本听不清我的喊话内容，还以为我在给他加油呢，跑得更起劲了。 

我扔掉绳子，追了过去，就在我快要追上他的时候，他也快追到指南针了。可是，一切

都来不及了，只听他惨叫一声，整个人就向前一栽，不见了。 

天！天！我这回真的傻了，追了两步，不得不停住，因为下面确实是个悬崖，足有一二

十米深，人掉下去不死是万幸，但落个终身残疾绝对是跑不掉的。完了，我浑身无力地跪到

地上，把头深埋在胸前。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怎么向马晓强交待。我在心里默念着：“马

晓强，我对不起你！” 

“救我……”是马晓强的声音，没错，就在我耳边。我连忙趴在地上，向前探出头，果

然看见马晓强身体贴着崖壁，手里死死抓紧几根细滕，而那细滕正一根根地断掉，眼看就要

坠入深渊。 

我浑身一震，往前爬两下。班头和赵莉已经站在我身后，她们同时惊叫起来：“你要干

什么？” 

我没理她们，我比她们更清楚，我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是与马晓强同归于尽。但只要有

一线希望救他，我决不放弃。 

“妈呀！——”马晓强仰天长叫，因为他手里的最后一根滕已经断了。 

就在他要下落的一刹那，我的双手死死地钳住了他的双腕，他整个身体悬空，巨大的重

量把我向前拖动了一下。我的半个身体已经悬空，根本没办法向上用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1 
 

身后响起一片惊叫，还是班头勇敢，奋不顾身地抱住了我的一只脚，将它死死压在身下。

这一招很管用，我用脚趾钻进泥里，身体暂时被卡住了。我的另一只脚无法用力，摸了半天，

碰到一株小灌木，就用脚腕死死地钩住它。 

赵莉害怕得在原地直打转，不敢靠近，后来见稳住了，就想帮忙拖我另一只脚。她一碰

到我的脚，我就大喊一声：“别动！”因为我知道她不可能有灌木的劲大。她被我的叫声吓得

哭了起来。 

我咬咬牙，喘口气，说：“别怕，快去拿绳子来系住我的脚，用肩膀往上拖。劳委，这

回全靠你了！” 

“嗯！”她边哭边去取绳子却了。 

我觉得我的胳膊快要断了，我在心里发狠：就算断了，我也不能放手！我这时已经看清

下面有无数条大蛇在嬉戏，远看它们就像小蚯蚓，但我知道它们一定比胳膊还要粗。我没敢

把我看到的告诉马晓强，只是对他说：“坚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放开我！”他死死地盯住我，我从没见过他有这么坚定的目光，“给我妈带个话，说我

爱她！” 

“你还欠我钱呢。”我故意分散他的注意力，“我的面包，一个一百块！” 

“是火腿！”他的记忆力真好，“对不起，欠你的我下辈子还！” 

“没有对不起，欠债还钱……” 

我突然感觉到班头的身体抖动了一下，她一定是没有劲了，她一旦松手，后果真就不可

设想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班头没有松手，她整个身体都缠在我的腿上，我想她很清

楚，这样做就是要和我们同生共死。又搭进一个！我在心里叹了一下，眼泪就涌了出来。 

就在我觉得浑身僵硬无力支撑的时候，赵莉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她没按我吩咐的做，

而是大胆地探出身子，把绳索绑在我的腰间。谁也想不到她做这一切会多么迅速。然后，她

就拼命地用肩膀背着绳子往上拉。可惜她的力量有限，根本拉不动。 

我冲班头喊：“松手，快去帮她！” 

班头听了我的话，可就在她松开的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后面失去了重量，身体整个被马晓强拖了下去。毫无疑问，她们要么放手，要么被我

们带进深渊…… 

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我仅仅往前滑动了一点，就戛然停止了，我的腰被有力地

拉住，她们的力量简直让我吃惊。她们俩拼命地拉着，喊声冲破了层层雨雾。我感觉身体在

一寸寸上移。 

倒是我和马晓强出现了危机，我的手快抓不住了。 

马晓强说：“松一只手。” 

我坚决地说：“不行，就要上来了，你给自己一点信心！” 

“让我的手腕迅速转过来，我们就可以互相抓紧了。”原来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明白之后，就按他说的做，后来，他的手也能抓紧我了，我感觉这回真的有救了。 

终于，我们像两团烂泥，被活活地拉了上来。到达安全地带，她们还不肯松懈，把我们

拖在泥地里，我一松手，马晓强就趴在泥地里。我被她们拖得想站都站不起来。 

“安全了！”我冲她们喊，“松手啊！再拖我会死的！” 

她们如梦方醒，回过头来一看，惊喜地尖叫着朝我扑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她们猛

压了一遍，然后，她们又跑去压马晓强，我知道她们是用这种方式庆祝死里逃生。压完之后，

就都瘫倒在泥地里，活脱脱四只泥猴。 

雨渐渐地小了些，我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就先站起来收绳子。这时，我才了现，绳子

的一头死死地系在一棵树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死定了，我突然从内心里佩服赵莉，

想去对她说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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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正在清点自己的小背包，一点化妆品已经被雨水泡得五彩缤纷。她一把将它们扔掉，

看看灌满水的真皮背包，摇头叹息了一下，也扔到了地上。她这回真的是轻装上路了。 

我走过去，轻声说：“对不起，上次我把水泼到你身上，是故意的。” 

“哈，你终于承认了。”她像中了六合彩似地指着我说，“水灌满了我的皮鞋，放学的路

上我走一步，它就叫一声，就像脚下踩着两只蛤蟆。我回家气得就把鞋给扔掉了，那可是一

双新皮鞋呀！” 

班头和学委都笑了起来。 

我说：“等回去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双，说话算数。”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赵莉把光脚丫子伸给我看，“我现在怎么办？就这样赤脚走出去，

脚底肯定会变成蜂窝煤。”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把她扔掉的包捡起来看了看，心里有了主意。我到附近找来两块树

皮，让赵莉在每块树皮上踩个脚印。然后，我用军刀背面的锯子把树皮锯成一个脚的形状，

再把皮包割开，将树皮绑到她脚上。她走了几步，连喊“舒服”。 

马晓强的眼镜已经不知到何处去了，他想看清我的杰作，就弯下腰，把眼睛凑到赵莉脚

前，一边欣赏一边夸：“还是真皮的呢，穿回城市，又是时装新潮流。” 

班头说：“赵莉好像有脚气，传到嘴里就是口气哟。”说完，拉着赵莉就笑着上路了。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脚气口气的，哥们从现在起，真正的男子汉一个！”他拍了一下

自己的胸脯。 

我凑过去对他小声说：“刚才看到悬崖下面的东西没有？” 

他摇摇头，说：“看过一眼，一片茫然，看不清。” 

“全是蛇，碗口粗，扁担长。”我故意神秘地比划着。 

他浑身一抖，就倒在我身上。我扶往他，小声说：“千万别叫，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女

人一听又会吓坏的。” 

他强撑住身体，说：“对，这是我们的秘密。”说着，就提起箱子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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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鬼推磨比蛇更可怕 
雨小得几近于无，我们行走起来方便多了。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个小时，可还是看不到

尽头。 

赵莉喊饿，喊了好几次，没人理她，因为谁也没有吃的东西了。后来，班头凑到我跟前

小声说：“我还有一点吃的东西。”我惊讶地望着她，她脸红了，说：“本来是给奶奶带的，

所以……我一直为这事恨着自己呢。” 

我安慰她，说：“那就留着吧，我们会有办法的。” 

可这话让赵莉听见了，她跑过来，在班头的背包里掏了几下，就掏出个大铁盒子，很精

致，外面还用塑料封了一层，完好无损。赵莉惊喜地喊了起来：“来哟，打土豪分田地哟！”

说着就要动手撕。 

“赵莉！”我喊住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 

赵莉撅着嘴把铁盒塞进包里，冲我喊：“我都快饿死了，你知不知道？” 

“最先饿死的肯定是我，等我死了你就吃我的肉，你不是属狼吗？”马晓强凑过来说。 

班头想放下包，把东西给大家吃，我推了她一把，说：“边走边看，我来想办法。” 

再上路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观察两边的树木，很想找到一棵果树，以解燃眉之急。其

实我早就饿得支撑不住了，中午吃东西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吃饱，我就故意放慢速度，最多

只吃了个半饱。可是，班头那点东西如果大家分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是她对奶奶

的一片心意。 

还是饿人眼睛亮，赵莉最先叫了起来：“桃！桃！” 

我们顺着她的手指一看，果然有一棵桃树，上面结满了白里透亮的桃，一个足有拳头大。

我跑过去用脚使劲跺树杆，没用。我们只好在地上捡树枝什么的往上扔，实在找不到东西，

就用泥团砸。效果不太理想，每掉下一个都很珍贵，我们用衣服把它擦两下，就一人一口轮

着咬，吃完了再砸。后来我急了，就干脆爬上去摘。 

我带上军刀，沿着湿滑的树杆往上爬，爬几步，就用一只胳膊抱住树枝，腾出另一只手

用军刀把桃往下挑。他们在下面一边欢呼一边不停地让我小心点。我当然会小心，因为我离

地面越来越高，心跳也越来越快，以前我很少像模像样地爬树。 

就在我准备罢手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一根树枝上，一条蛇嗖地竖了

起来，嘴里吐着信。我吓得差点儿掉下去，幸亏脚下有支撑，我才稳往了。冷汗冒了出来，

顺着脸皮往下滑，我的身体在发抖，但我不能作声。他们帮不了我，只能是彻底的局外人，

我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忘了他们，他们的声音果然离我十分遥远了，就像在另一个世界。 

我把刀横在面前不敢轻举妄动，它的头是三角形的，这说明它有毒，它的身子是绿色的

底纹，暗红色的花斑，透出一股恐怖的杀气。我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红信，和因为同样的警惕

而变薄的脖子。我们对峙着，谁都不先出手，就像两个决斗士。我很想一刀过去，砍断它的

脖子，但老爸说过，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轻易出手。是啊，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不知僵持了多久，就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看见它慢慢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向树枝

的远端爬去。 

我浑身一松懈，他们的声音又回到了我耳边，他们在焦急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

他们没事，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撤。我脚一落地，就瘫坐在地上。大家围过来问我到底刚才

怎么了，为什么叫那么多声都不应，聋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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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耐烦地说：“快把桃子捡到包里，我们走吧！” 

赵莉说：“都放好了，大部分在你包里，小部分在班头包里，我和她换着背。” 

“那里还有一个！”马晓强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向草丛里跑去，凭他的眼力确实值得庆贺。 

可是谁也不知道，不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果我当时不发火，如果我的警惕性能再

高一点，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实已经无法挽回。 

马晓强惨叫一声，连滚带爬地跑到我们身边，嘴里喊：“蛇！它咬我！” 

我一惊，从地上弹了起来，握着刀朝蛇追了过去。我看见它了，扁扁的脑袋，花斑纹路

的身子，我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我刚才在树上遇到的那一条。我刚才为什么不把它砍成两段

呢？那一刻我与其说是恨蛇，不如说更恨自己。 

就在我快追上蛇的时候，蛇突然翻转身体向我扑来。我有点措手不及，纵身向旁边一滚，

总算躲过了。我顺势砍了一刀，它也躲得很快，只砍掉了一小截尾巴。我还没来得及站起身，

它又高高地向我扑来。我的右手出刀之后还没收回，而它已经到了眼前。我知道一旦被它咬

中，凶多吉少，不光是我，马晓强也没救了。我必须杀死它，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两眼死

死地盯着它冲来的方向，它的嘴咧开着，露出狰狞的牙齿，信吐得出奇的长，就在它的血盆

大口快要接近我的左肩时，我猛一伸手，死死卡住了它的脖子。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抓，在出

手之前，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记得老爸的话，要以静待动，等待最佳的时机，最佳时机

往往就在最后一瞬出现。 

蛇的脖子是软弱的，但它的身体是强大的，就在它的脖子被我卡住之后，它的身子一眨

眼就打到了我身上。为了不让它咬到我，我伸直胳膊，它在一秒钟之内就死死地缠住了我的

胳膊，我能感觉到它在迅速用力，越来越紧。我的左手好像在慢慢松劲，不能再有丝毫的犹

豫，不能让它的头挣脱。我的右手在头顶上划了一道弧，刀光过处，蛇头落地，血喷了我一

脸。我没有停留，一纵身向一边跳开，因为老爸说过，砍掉的蛇头也会咬人。 

蛇头果然在地上抖动着，嘴还一张一合。我没有理它，举着胳膊跑回来。我感觉蛇的身

体还在紧缩，必须马上把它拉开。 

赵莉吓得妈呀直叫，班头也直往后躲，就像我是个妖怪。 

我大吼一声：“已经死了！快帮我拉开，晚了他就没救了！”我用刀指了指躺在一边直哼

哼的马晓强。 

她俩这才定神看，果然没了脑袋，就壮着胆子过来拉。两个人的力量好不容易才解开蛇

身，再看我的左胳膊，已经一片青紫。我顾不了许多，把刀尖在草地上擦干净，然后从包里

取出打火机，将刀尖烧了一遍，这样可以消毒。 

我握着刀跪到马晓强面前，让他把手给我看。他两只手握在一起抱在胸前，不肯伸出来，

一会喊左手疼，一会又喊右手疼。我只好向两位女生救援，让她们把他的手拉出来。 

费了很大的劲，我才看清他的右手中指上有牙印，血在往外淌。我一把抓紧他的中指，

使劲盯了他一眼，说：“男子汉，忍住了！”然后用刀尖划开伤口处，马晓强惨叫着，更多的

血涌了出来。两个女生闭上了眼睛。 

我把刀扔在一边，开始一口一口地往外吸血，吸一口吐一口。 

班头胆子大了点，说：“我来帮你吸。” 

“不行，这样也可能会染上。”我指了一下身后，“把蛇拎过来，我要血。” 

班头跑过去，把蛇提了过来。我看得出她对蛇还是充满了恐惧，就连忙让她放下。我在

马晓强千丝万缕的衬衫上撕下一条，将他的手指狠狠地绑了起来。 

赵莉也壮着胆子问：“我能做点什么？” 

“你把他的头抱起来，让他嘴朝上张开。”说着，我把蛇倒提起来，让蛇血滴到马晓强

的嘴里。马晓强很听话地吞咽着蛇血，从他的表情看得出，那味道不怎么样。 

血滴得差不多了，我又把蛇肚剖开，将绿色的胆整个取出，对马晓强说：“吞下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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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吞下去，懂吗？” 

他点点头，吞完胆，他问：“我会死吗？” 

我没答话，在旁边找了一种绿叶红梗的植物，放在嘴里嚼了嚼，凉凉的，直冲脑门，肯

定不是一般的草。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采了一点，放在嘴里小心翼翼地咬出汁儿，再吐出

来敷到马晓强的伤口上，又在他身上撕了一块布包好。我说：“这回就死不了了。”其实我根

本不知道那是什么草。 

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上路。可是没走两步，马晓强就喊头晕。赵莉接过他的箱子，我

把他搀扶着走。走着走着，他的身体就向我歪过来，我心里一沉，停下脚步仔细察看，谢天

谢地，他的呼吸很均匀。原来，他睡着了。 

我们不得不重新分工，赵莉负责背我的包和马晓强的箱子，在前面开路，我背着马晓强

走在中间，班头胆子大些，拿着军刀走在最后。不知是疲惫到了极点，还是胆子练大了，大

家再看到野鸡野兔什么的突然从草丛中穿过，都不喊不叫了，有时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 

天一块块黑下来，我们在沉默中行走，心也一块块沉下来。一路上走走停停，每次歇脚，

赵莉都不肯再走了。但在这深山野林，多停一分钟，马晓强就会多一分危险。所以，我坚决

催她们上路。 

一开始，我还能看到赵莉摇摇晃晃的身影，可没多久，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天完全黑了，

是盲人的那种黑，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试探半天，因为谁也看不清一步之外是什么情形。为了

不让人掉队，我想了个办法：从赵莉开始，我们喊一、二、三，赵莉是一，我是二，班头是

三，各报各的，但间隔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 

我们报着数行走，心里是踏实些了，但速度更慢了。渐渐地，赵莉的声音有气无力了，

她的“一”报得像喘气的声音。其实班头也不行了，从她强打的声音里听得出来。我不断地

在心里叮嘱自己：不能倒下，决不能！我很清楚自己是她们的支柱。汗水不停地钻进我的眼

角，我腾不出手，只能不停地眨眼睛，或者用嘴唇向上吹气。 

突然，赵莉在前面发出很重的声音，一定是摔倒了，紧接着是一声尖叫：“蛇呀——”

叫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厚重的黑。 

我的冷汗嗖地一下就淌了下来，天！再被蛇咬一个，我们真的就死定了。我连忙把马晓

强放到地上，让班头守护着。然后，我掏出打火机，握着军刀朝赵莉跑来，边跑边喊：“我

来了！”没跑两步，我也摔了一跤，但不敢耽误片刻，一骨碌爬起来，冲到赵莉面前，用打

火机照。天！果然有一根长长的东西缠住了她的脚，我正要起刀，却发现那东西有点异样，

再定睛一看，这不正是我杀掉的那条蛇吗？ 

我扔掉军刀，一手举着打火机，一手帮她解开，安慰她说：“死的，连脑袋都没了。” 

也不知她听进我的话没有，她坐在黑暗中一声不哼。 

班头哼哧哼哧地把马晓强拖到我们身边，喘着粗气说：“你刚才说什么？是你杀死的那

条蛇吗？” 

她一问，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对呀，出问题了。” 

“是呀，我们又回到了原地。”班头似乎很清醒，“我听人说过，这叫鬼推磨。我们就在

这里背靠背歇一夜吧！” 

赵莉一转头，就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想走了，我宁愿死也不走了，

呜……” 

“绝对不行！”我把赵莉推开，站起来，“雨会越下越大，天会越来越冷，这里的天不比

城里，就算是夏天，夜里也会让人发冷。我们在雨水里坐到明天早上，谁还起得来？赵莉，

你把背包给我，其余不变，上路！” 

谁也不敢违抗，大家又上了路，我背着包，抱着马晓强，一步一挪地向谁也说不清的黑

夜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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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洞比天堂还舒服 
赵莉一边用棍子敲打着草丛，一边发出“去！去！”的声音，好像每一步都遇到了要驱

逐的东西。雨越下越大，有闪电的时候，我能看到赵莉挥舞木棍的身影。她一定是吓坏了，

动作和声音都有点神经质。 

我心里很疼，只能冲她喊：“劳委，别怕，有我在，怎么会让你吃亏？” 

“我不怕，真的不怕，哈哈——”她为了让我相信，挤出一串笑，僵硬而变形。我简直

怀疑她是不是会疯掉。 

其实班头承受的压力更大，她走在最后，必须防备身后的袭击，任何一声风吹草动都会

让她毛发倒立，但她不像赵莉那样爱喊爱叫，或者说赵莉的喊叫盖过了她，她要再叫，这世

界就乱了。所以，她静静地走在后面。 

赵莉可能已经昏头了，她把我们领向一个高处。我能感觉到在上坡，而且坡度还不小，

我不得不用膝盖顶住马晓强，喘几口气，猛使一下力气，才能往上爬动一步。但我不想喊住

赵莉，我自己也不知道东南西北，能告诉她什么呢？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奇迹出现。 

又一道闪电，我听到身后重重地响了一声，班头摔倒了，顺着坡滚了下去。我连忙回过

头来喊，她在不远处停住了，答应了一声，很快就爬了上来。 

我说：“用棍子把地插稳了再爬，就不会摔倒。” 

她怯怯地说：“棍子早丢了。” 

“混蛋！空着手怎么断后？”我吃了一惊，把刀和鞘一起递给她，“把刀拿着。” 

“我不会用。” 

“不会用也拿着，等恶狼扑上来的时候，你就会用了。” 

“我怕，什么也看不见，我真的好怕……”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沉默了片刻，刚想开口，就听到前面的赵莉惨叫一声：“救命呀

——”就悄无声息了，没有如我意料地向下滚来。 

我浑身冷汗直冒，放下马晓强，扔下背包，对班头说了声：“别动！”就握着刀向上快速

摸去。 

刚才赵莉一直没有停步，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我一边摸索一边喊着她的名字，没有任何

回应。我马上想到了野狼，赵莉被拖走了？我不管看不看得清路，开始大步往前追，可是没

追几步，一脚踩空，就顺着一个坡向前滚了下去。等我停下来的时候，手摸到子一个软绵绵

的东西，再顺手一摸索，有鼻子有眼有头发——是赵莉。我喜出望外，抱着她的头摇，摇了

半天，她才哇地一声哭出来。 

听到哭声，我就放心了，于是，我掏出打火机，打着看这里的地形。天！这是一个山洞，

洞不深，挺阔，人能站起来不碰头，出口是一个很陡的坡，里面竟是干的，还有许多废弃的

树枝，也许是上山打柴的人常躲雨的地方。我抑制不住心里的狂喜，用火光照着自己，冲赵

莉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有没有比我更可怕的野鬼？” 

她反而笑了，说：“快去把他们喊进来。” 

我把火机塞给赵莉，让她赶紧升一堆火。我转身爬了出去。 

我们哼哧哼哧地把马晓强弄进山洞，本来想庆祝一下有了个栖身之所，却发现赵莉快把

整个山洞都点着了。我们不得不立即救火，还好，火势不猛，用脚踩了一通，就控制住了。 

我动手把树枝和火堆分开，把马晓强安顿下来，再看她们俩，站在一边相互拥抱着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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